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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 11汇文 体

一次“发火”

“今年 6月 3日，我去瑞金医院看望吴导，我们聊天、开玩笑、分
享蛋糕，当时已被病魔折磨得瘦骨嶙峋的吴导还说，他最喜欢甜的东

西。那天分别，我们都没有依依不舍，觉得未来还有很多时间一起聊
天、吃蛋糕⋯⋯”在中国文联副主席、上海文联主席奚美娟的印象里，

吴贻弓一直是那个笑容可亲、温文尔雅的前辈。很多电影人都知道，
吴贻弓导演是一位从不在现场发火、骂人的导演，这绝对属于电影导

演里的凤毛麟角。导演江海洋师从吴贻弓拍摄三部电影的过程中，仅

仅看到他发一次火，那是在《城南旧事》拍摄现场。
影片中小英子和她生命中重要的人宋妈的离别，枫叶、离别、

从此天各一方，这是影片精华之笔。突然，江海洋听到吴贻弓扬起

手中玻璃茶杯，重重摔在地下，原来是为了一根马车的缰绳。事前
吴贻弓导演曾嘱咐过，这是富人家准备的马车，缰绳必须考究。江

海洋回忆道，“那天，在现场道具准备的恰恰是一副麻绳编的缰绳，
看上去一点也不讲究！”江海洋走到吴导身边，想安慰他的时候，发

现吴导仍在颤抖，像一个委屈的孩子，吴导说：“可以怠慢我，你们
不可以怠慢电影。”
那一天，吴贻弓是为了心里中国神圣的电影而发火，正是因为这

份敬畏与虔诚，他是电影史上第一个喊出“电影万岁”的电影艺术家。

一段“诗歌”

如果探究起吴贻弓成功的原因，不能不说与他个人的经历、教
养以及由此形成的艺术理想和审美趣味是有关的。

上海文艺评论家协会主席汪涌豪曾经在上世纪 90年代与吴
贻弓一起吃过一次饭，“他第一次认识我，很亲切，告诉我他自己小

时候如何痴迷传统文化，喜欢唐诗宋词，年轻的时候可以大段背
诵，但是现在年纪大了有的忘了。这些东西进入了他的思维，对他

的创作发生了影响。”汪涌豪记得吴贻弓当时痴迷一种长河型的诗意表达，“就是表现长时段和

大时代当中人物的历史命运。比如说他后期拍的《阙里人家》，讲述五代同堂人家的日常故事，

三代人的不同命运，无不与中国时代变革息息相关。”因为一段段埋藏在胸中的诗歌，方才让吴
贻弓的作品诗情画意。

一个提问
“吴贻弓亲切、平和，没有架子，文联同事们不论官职大小都亲切地称呼他‘老吴’！”上海文

化发展基金会理事长陈东曾与吴贻弓在文联共事。陈东说，“老吴是我们学习的榜样，他是楷

模。他拍电影，就获得第一届中国电影金鸡奖；他当导演，就成为第一个可以‘走出去’为中国国
产电影争光的导演；他当主席，就可以把活动搞得很好。”

在电影教育上，老吴也是功不可没。当年上师大请吴贻弓来担任硕士生导师，他在上师大招
了第一届的研究生。他提出了第一个问题，“什么是电影？”为了培养后起之秀，上海影协原副主席

汪天云亲眼看到吴贻弓认真地备课，认真地讲学，“吴贻弓率先担任电影硕士研究生的导师，在那

么忙的工作情况之下来上课，我挺感动。他当时帮助我们年轻人，走上电影的道路，教育我们年轻
人从事电影产业、电影文化、电影事业，我觉得吴贻弓永远是我们的老师。”

“很荣幸，在电影业当了一个小兵。很高兴，和父亲做一样的职业。延续了父亲的荣幸，做自
己喜欢做的事。”吴贻弓之子、导演吴天戈说，对父亲最好的纪念就是继续好好工作，做自己喜

欢的事。 本报记者 吴翔

    艺术家不循规蹈矩，始终处于变化中的

人生就是他们创作永不枯竭的源泉。在刚刚

开幕的 2019“一带一路”艺术上海国际博览
会上，曾因编导科教片和纪录片的夏振亚，

携手“唯初雕塑”艺术团队，带着他的新
作———“雕塑书法”系列作品再一次“越界”，

把自己平面的书法化作雕塑，一笔一画间，
激荡出了传统文化中的豪气云天。展览名为

“翰墨雕龙”，正是取意自《文心雕龙》中的
“雕龙字字，不同凡响。”每一个字，都可以活

生生地站立在观者面前。
上世纪八十年代，夏振亚用电影语言，

对海派大师们的绘画艺术作了抢救性的记
录，拍成一部大型历史文献影片《画苑掇

英》。正是与画家们深入、朴实的交往，使夏
振亚与各位大师朝夕相处之后在作品上传

递出彼此心灵的坐标。
书画同源，但书法是夏振亚的童子功。

小时候，夏振亚在家乡严父督促下苦练毛笔
字，他的书法雄浑大气，更多地展现出他性

格中洒脱、果敢、阳刚的一面。
书法的载体是纸、笔、墨，挥洒于平面，

而雕塑是立体的，承载它的是陶土、青铜、
钢、玻璃等等，作品站立于空间，接受 360度

的观看，观者的感受全然不同于面对一件书
法作品，每转换一个角度，每一个侧面，都会

带来不同的感受。
以“云”字为例，“云”既可以理解为“大

风起兮云飞扬”里的豪情，也可

以理解为“只在此山中，云深不
知处”里的缱绻，还有“去留随

意，漫随天边云卷云舒”的散
淡⋯⋯360 度地观“云”字，就

有全景式对“云”的理解。
书法化作雕塑，枯笔的处

理成为一个集中讨论之处，“在

枯笔处理上，不要弄成电脑的死板雷同网

格，更不要弄成小家碧玉的镂空花型！枯笔
部分处理得好，是整个雕塑精彩之处，且枯

笔部分与实墨字体部分的衔接要自然。”夏
振亚千叮咛万嘱咐。其实，电脑科技如此高

速发展的今天，一切造型皆可以通过编程设
置来解决，但是，艺术与科技的距离就是创

作者的温度，是一瞬间情绪灵感迸发、碰撞

所带来的不可确定性。浓淡，枯实，在雕塑上
的体现经过了一道又一道脱胎换骨的转化，

不变的，是艺术家沁入其中的狂放不羁，行

云流水。
每一个“字”，从字面上看各有其意，既

可以拆解开来重新组合，也可以将它们放置
在一起，成为一个整体的雕塑作品，这正是

中国文字的独特之处。
夏振亚擅长的“夏氏鱼”，是他对自然界

生灵的无限怜爱。这条原本跃然纸上的鱼，
此番也化作了雕塑，它特有的向上跃起的弧

度，使熟悉它的人一眼就认出它的来历。

不守规矩的夏振亚自有一套“杂交”的
创作理念。他认为任何一门艺术都是“杂

种”，科教电影也不例外，在艺术上要善于
“杂交”，糅百家之长，为“我”所用，融于一

体。艺术表现要勇于“破格”，努力创出新的
“风格”。他不断越界、反叛，让一个个中国字

从纸面站立起来。
本报记者 徐翌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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雕塑让书法
科教片导演夏振亚再“跨界”

    在所有人的眼中，吴贻弓是电影片场的优秀导
演，也是生活中的良师益友。人人都竖起大拇指的吴
导，也曾经发过火，摔完杯子，他颤抖着说：“你们可以
怠慢我，但不可以怠慢电影!”昨天，来自全国各地的专
家在上海文联举行的“心系电影 德艺双馨———吴贻
弓导演艺术与文化精神纪念座谈会”上，讲述吴导当
年的故事，并回顾他的艺术成就，总结他的文化精神。

站起来

■ 吴贻弓把电影
看得比什么都重

■ 夏振亚在挥毫

■ 雕塑书法《云》


